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桔灯收到“原味”快递员送来的三文鱼中段切

片，是在长马叔叔住院的第二天。因为是忽然住
院，快递员打来电话的时候，长马叔叔还处于昏迷
的状态中，看同一个电话号码焦躁不安地一个劲
打来，守在病床旁的桔灯只好走到窗边，轻声接听
了电话。

还以为是哪个好朋友或者什么重要的事情，
电话接通，才知道不过是以“原汁原味”著称的食
品订购网站快递员，在着急地等着长马叔叔签收
三文鱼。

“虽然是忽然住院了，可新鲜三文鱼不签收的
话，是会坏掉的哦。”

“请家人签收一下也可以的。”
“这是用最好的极速冷冻技术处理后从挪威

空运来的，保质期只有三天，是原汁原味的超赞三
文鱼呢。”

尽管桔灯一再解释没法签收的原因，希望能
够取消送货,快递员却以无法动摇的热忱和无法
抗拒的温柔声音坚持着。

三文鱼嘛，桔灯记得跟妈妈去过日本料理店，
橘红色，带着乳白条纹的三文鱼好像是作为生鱼
片生吃的，大人们都很喜欢。

桔灯回头看看病房白墙上挂着的石英钟，马
上就是中午12点了。

“那送到医院来可以吗？”桔灯终于妥协，擅自
做了一回主。

就好像真的是一路乘飞机来的，桔灯才刚刚
看着护士给长马叔叔测过体温，三文鱼就送到了。
不过也不算真那么意外，长马叔叔的家离医院就
是 5分钟的距离。医生说了，要不是住得近，抢救
得快，长马叔叔就危险了。

桔灯收下网站快递员送来的颜色清爽的保温
袋，打开一看，里面衬着一个大大的冰袋，橘红色
的三文鱼只有小小的一包。她把三文鱼放到病床
边的小桌子上，看着躺在病床上，鼻子里插着氧气
管，手臂上打着输液针，双眼柔和地闭着，如同熟
睡一般的长马叔叔，忽然觉得有点想笑。

前两天还在上网订购原汁原味三文鱼的长马
叔叔，是想不到三文鱼会送到医院里来的吧。

“这回又便宜你这小丫头了！”要是在长马叔
叔清醒的时候，他一定会这样说的，就好像他每次
端出美味的饭菜让桔灯和她妈妈吃的时候，老说
的那样。桔灯一直认为，妈妈之所以会喜欢又黑又
瘦的长马叔叔，就是因为他一次又一次像变魔术
那样端出来的，仿佛永无止尽的丰盛美味。桔灯也
是。

和身为研究所副所长、从早忙到晚的妈妈供
应的速冻饺子、方便面或者是外卖的炸鸡、比萨相
比，长马叔叔家的餐桌简直就是一次又一次的小
型狂欢节：韩国鳕鱼火锅、蘑菇肉酱意大利面、什
锦寿司饭、泰国咖喱炒蟹、广式豉油鸡。每一次都
让桔灯和她妈妈眼睛发亮，心里发热。

想到这里，桔灯不由得咽了一下口水。
然而，这个美食达人现在正躺在病床上，除

了鼻子里插着的氧气管在轻声地咕噜作响，看起
来就像睡着了。

在这以前，桔灯从来没有这么近的看过一个
病人。9年前，爸爸去世的时候，她还很小，什么都
不记得。

桔灯听着氧气管发出的咕噜声，与墙上石英
钟微细的嘀嗒声混杂在一起，觉得病床上的长马
叔叔仿佛换了一种呼吸的方式：咕噜咕噜，吸气
了；嘀嗒嘀嗒，呼气了。

打乱他这新呼吸声的，是在桔灯手里再次响
起的手机铃声。是妈妈。

“刚才签收了一份三文鱼呢。我不爱吃，先放
着好了。”桔灯一边跟妈妈说话，一边看着窗外，住
院部的中庭里，穿着白大褂的医生和护士急匆匆
地交错穿行。

就是在这个时候，桔灯忽然看见什么东西在
窗前的阳光中一闪，那光亮虽然短暂，却很刺眼。

桔灯一边说着话一边走到窗边，那光亮却又
无迹可寻了。她挂掉电话，走回病床边，看看长马
叔叔的输液瓶，里面还有小半瓶液体。

妈妈交代了，桔灯最重要的任务，就是看好这

个输液瓶。要是液体快流光了，她就得赶紧去叫护
士来。她和妈妈在这里轮班值守已经两天了，妈妈
要到傍晚时候才来。虽然还请了个护工在这里帮
忙，但桔灯觉得妈妈说得对，长马叔叔要是醒过
来，总得有个熟悉的人在身边，不然他会心慌的。

那种心慌的感觉，桔灯知道。有一次她夜里发
烧得厉害，醒来时却找不到妈妈，她当时就哭号起
来，把去倒水的妈妈匆匆地拉回到她的身边。

妈妈后来说，桔灯那哭号声听起来像刀，削皮
刀，而她就是个土豆，被那声音刮得火燎燎地疼。

桔灯可不敢想象长马叔叔如果哭号起来会是
什么样子，他的厨房里有十来把刀，他尽可以选择
其中一把去学——但无论哪一把，桔灯都不愿意
让它到自己心里来拉扯。

“他的爸爸妈妈呢？”桔灯曾经在长马叔叔住
院的第一天问妈妈。

“没听他提过，可能也不在了吧。”妈妈当时一
边调着输液瓶的流量，一边轻描淡写地说。

桔灯没有再问，她懂得“也不在了”的意思，就
是说跟她的爸爸一样，去世了，看不见了，没有了，
除了清明扫墓时看到的墓碑上的名字，就好像从
来没有存在过一样。

病房的门开了，穿着深绿色护工服的大婶拿
着不锈钢饭盅进来：“姑娘，你中午还是要一份病
号饭吗？我问了，今天还有肉丸子，也有烧茄子。”

肉丸子，桔灯是爱吃的，长马叔叔炸的瑞典小
肉圆，是她的最爱。可这病号饭里的肉丸子，桔灯
前一天已经领教过，够软，够小，够无味。她只要了
白米饭和烧茄子。

护工大婶拿饭票的时候，一眼看到桌子上的
三文鱼，便说：“哟，还有鱼呢！这可不便宜！”桔灯
没有搭腔。

护工大婶去打饭了。正午的阳光照得病房里
一片苍白的明媚，白墙、白床、白枕头、白被单、白
衣服，看起来都有点恍惚，有点晃眼。桔灯走过去
把遮光窗帘放下来一半，让病房重新回到半明半
暗的状态，长马叔叔脸的侧影又变得柔和起来。就
在这时，她又一次看到了窗外那个刺眼的光点，一
闪，又一闪。

桔灯本能地眯起眼睛，好奇心却跳起来了。这
是什么？她钻到遮光窗帘的背后去，把身子微微探
出窗外，视线好像一个毛线织的暖瓶套子，从下往

上地套上去，牢牢地把那个光点套入其中。
那是一种类似于金属的光泽，刺眼，尖锐，在

平铺直叙的阳光下显出一股子倔劲，硬生生地跳
出来，却又是微小的，羞怯的，而且似乎还在一上
一下地晃荡躲闪，让人一下子抓不准。

可桔灯要是认真起来，是不依不饶的。
桔灯踮起脚，伸出大半个身子去望它，终于还

是看清了。
是鱼钩。
细小、光滑、弯曲，钩尖看起来很锐利，在阳光

下折射出短暂而刺眼的光。和长马叔叔用来钓鱼
的鱼钩非常近似，只不过个子大多了，样子也更凶
一点。

这样的确认更让桔灯生疑。这是四楼的病房
窗外，哪里来的鱼钩呢？

既然有鱼钩，就该连着鱼线，而鱼线的另外一
端，应该系在鱼竿上，鱼竿又是握在谁的手里？

桔灯正想用视线缠着鱼钩往上细看，那鱼钩
却好像被鱼咬住了，猛地往下一沉，顿时从桔灯的
视线里滑脱了。鱼钩的后面，跟着一丝细长的黑
影。桔灯顺着黑影往上看，它却仿佛钻入蓝色天空
的某个缝隙，看不见了。

桔灯低下头来，在她视野以内的住院部中庭，
因为到了午饭时间，来往的人明显少了。只有护工
们推着餐车在各个楼之间穿梭。远远望去，餐车上
只看见一色的白色塑料餐桶，想想里面装着肉丸
子、白米饭和烧茄子，桔灯就觉得有些倒胃口。

“姑娘，姑娘！”护工大婶的声音在桔灯身后响
起，桔灯从窗帘后钻了出来。

一个白色的薄塑料饭盒递到了桔灯手上。“姑
娘啊，你这才待几天，我跟你说，在病房待久了，这
伺候的人啊，可比病了的人还累，还无聊。”护工大
婶一面说，一面帮桔灯撕开一次性筷子的纸包装。

桔灯注意到输液瓶的液体快要没了，她刚要
说话，护工大婶叫起来：“哟，水快吊完了，快叫护
士去。”桔灯赶紧把手里的饭盒筷子随手往椅子上
一放，护工大婶却又三步并两步地抢在她的前头，

“没事，姑娘你吃，我去叫。”
护工大婶转身时，不小心把桌子上的三文鱼

碰到了地上。她瞅了一眼，便急吼吼地去叫护士
了。

桔灯走过去把三文鱼捡起来放好，一时却不

知道还该做点什么。她站在病房中间，左边是长马
叔叔病床上白被单下翘起来纹丝不动的双脚，右
边是椅子上胡乱歪放着的白色塑料饭盒和一次性
筷子。塑料饭盒的盖子弹开了，露出里面黑乎乎的
烧茄子和白生生的米饭来。不知道为什么，虽然不
大可能，但桔灯觉得这时候长马叔叔笑了一下。

护士风风火火地进来换输液瓶，又接上一瓶
满满的。桔灯看着护士用力地从空瓶子里拔出针
头，又用力地戳进新的一瓶里，那针头让她想起窗
外鱼钩那锋利的钩尖。

“护士阿姨，他什么时候能醒啊？”桔灯已经问
过好几次，还是忍不住。

“等着吧，”护士拿起病床床尾的夹子，掏出笔
来写了两下，“这瓶水吊完了再看。”

桔灯看看墙上的钟，又看看长马叔叔，估计着
这瓶水吊完需要的时间，心思却游荡开去，竟忽然
担心起桌上的三文鱼来。一时间，她又觉得有些恍
惚，仿佛这份牵挂并不是她自己的，而是她在代替
病床上的长马叔叔牵挂着。

如果长马叔叔就这么一直躺下去，还能吃上
这三文鱼吗？

保质期好短，只有三天。
“护士阿姨，他再过三天总该会醒了吧？”桔灯

见护士拿着空瓶子要走，追问了一句。
桔灯把饭盒端在手里，拿着筷子坐在椅子上，

觉得吃不下去。她看看长马叔叔，他还那样睡着，
桔灯也不知道他能不能听见她说话，但她还是对
他嘟囔着：“这里的饭真不好吃哦，你快点好吧，我
想吃瑞典小肉圆呢，还有蜜汁鸡翅，就是青椒肉丝
也行啊！”

她真希望长马叔叔快点醒来，三文鱼已经送
到了，为什么他还不醒呢？该起来吃三文鱼了啊。

“你到底还想要睡多久呢？”她问长马叔叔。
长马叔叔没有反应。他的脑子里在想什么？妈

妈说他脑子里的血管破了，桔灯想象不出来那是
什么滋味，她甚至根本感觉不到脑子里有血管啊。
血管是什么感觉？能摸到吗？血管破了会怎么样？
是缝上，粘上，还是堵上？

桔灯还没有找到答案，却好像是电台节目里
忽然插播进一句毫无关系的广告——之前在窗外
看见的那鱼钩的影子，飞快地在她脑子里闪了一
下。

她定了定神，把饭盒跟筷子放到桌子上三文
鱼的旁边，拿起水杯跟棉签，用湿棉签轻轻地、慢
慢地触着长马叔叔的两唇。

这样静静躺着，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醒来的
长马叔叔，让桔灯想起童话里的睡美人……桔灯
忽然恍然大悟，睡美人很可能也是脑子里的血管
破了吧？这样的联想，让她有点想笑。睡美人是被
纺锤尖刺破手指然后倒下的，长马叔叔呢？听妈妈
说，救护车到长马叔叔家的时候，他是倒在厨房
里，灶上还用文火熬着卤汤，地上是一盘打翻的鸡
翅尖。

桔灯伸出手去，握住长马叔叔的左手，温温
的，软软的，不愧是能煮出美味饭菜的手呢。他的
右手插了吊针，手背上微微有些肿。桔灯没去握他
的右手，她有点怕，怕那根埋在皮肤里面的针。

长马叔叔一动不动。
桔灯抬起头来，三面墙都白得耀眼。她只能转

过头去，望向窗外。中庭安静如潭。一瞬间，她觉得
之前看到的鱼钩恐怕只是错觉。

然而，仿佛是耍弄桔灯似的，更让她惊讶的东
西出现了。

这次她看到的，不是鱼钩，而是一小块白白
的、半透明的东西慢慢出现在窗户的下沿，形状像
一条小船。它漂浮在窗外，好像钓鱼时的浮标，就
在窗外，一上一下，一上一下地，逗引着桔灯，却又
渐渐往上漂去。

桔灯赶到窗边，扶住窗框，抬头去追着看，却
感到有一滴冰冰的东西掉到了她的脸颊上。她用
手一摸，似乎是水，还冰凉冰凉的。

她一下子反应过来，那个白白的东西，是冰。
桔灯将身子伸出窗外，仰着头看那块白冰，

它就像是一条被钓起的鱼，被黑影似的鱼线扯着
往上，往上。它好像还在挣扎，就如同刚才桔灯

看见的那样，不时停下来，上上下下地晃荡一
番。但终究还是被拉着，往上，往上。一直到六
楼顶上，太阳底下，一闪，消失了。更多的水滴落
在了桔灯的脸上，她却顾不上，只死盯着那个方向
看。如果她猜得没错，冰化了，她就该看见鱼钩了。

没错，那尖锐、刺眼的短暂光亮一闪，又一闪，
却平着移动了方向，朝着另外一侧的病房沉落下
去，桔灯尽量往外伸着身子，却怎么也看不见了。

她随即听到了从自己正下方的病房里传出的
撕心裂肺的哭声：“妈，妈！您怎么就这么走了呀，
妈！妈——”

一个念头在桔灯心里动了一下。
这鱼钩，难道钓走的是……
她转过身，看看长马叔叔的脸，又看看输液

瓶，打开门就往洗漱室跑。
护工大婶正坐在洗漱室里跟另一位护工聊

天，看到急冲冲跑来的桔灯，赶紧站起来，想说点
什么。桔灯一把拉住她：“快，回去看着我叔叔。我
有点事。”

护工大婶望着转身跑开的桔灯，努了努嘴：
“这孩子，真是……”

就在两人窸窸窣窣说话的时候，桔灯已经跑
到了另一侧的病房楼道。没人知道这孩子是中了
什么邪，只见她冒冒失失地推开一间又一间病房
的门，轻手轻脚却又是毛毛躁躁地奔到窗户边，瞪
着眼，仰着头往外看，仿佛外面有一只机灵可爱的
小猫迷住了她，却又存心跟她捉迷藏似的，找得她
心焦。

桔灯顾不上听病房里家属的唠叨责备，把“对
不起”、“打扰了”当做两撇胡子粘在嘴上，继续在
病房间穿梭。

她在找那个鱼钩。她明明看到的，鱼钩下到这
一层来了。

终于，在楼道最底端的病房里，桔灯找到了鱼
钩。

这病房里住着一个满头银发的老奶奶，在床
边看护的是她同样满头银发的老伴。老奶奶正急
促地喘息着，老爷爷紧紧地握着她的手。

病房里，虽是大热天，却空气冰凉。
桔灯扑到窗户边，抬头便看见鱼钩上闪着刺

眼的光，一闪一闪间，一片小小的白冰正从空气中
凝结到鱼钩上，眼见着冰片越来越厚，越来越宽。

桔灯捂住了自己的嘴。
老爷爷的叫声更加凄切了：“慧兰！慧兰——

慧兰！”
桔灯觉得这声音不像刀，像锯。
楼道里响起急促的脚步声，推车的车轮声。
鱼钩上的白冰在一瞬间膨胀开来，好像在快

速播放模式下开放的昙花。
一堆医生和护士拥了进来，老爷爷被拉开，老

奶奶被湮没。
桔灯仰起头，看着那昙花一样的白冰随着鱼

钩往上升去，冰凉的水珠滴在她的脸颊上。
桔灯垂下头，任脸上的水珠滑落，从人群的缝

隙里逃也似的钻出了病房。
在她身后，仪器的蜂鸣声，抢救人员的指挥

声，夹杂着老爷爷低沉而颤抖的哭声，像潮水一般
涌来，又像潮水一般退去，桔灯随着无形的浪颠簸
着，从未有过的，对那个在她印象里只是一个名字
的爸爸的思念，像丝绳一样将她捆绑住。她忽然明
白，什么叫“不在了”。

爸爸也被钓走了。
不知道爸爸的那块冰是什么样子？
那闪烁着尖锐光芒的鱼钩，在每一扇窗户外

游荡，等待着下一个上钩。
桔灯回到长马叔叔的病房，窗外，一片安静。

鱼钩不在。没有人知道，下一次，黑影般的鱼线会
带着它出现在哪一个窗户外。桔灯走过去，轻轻地
关上了窗。

病房里，长马叔叔那奇特的呼吸声更响了，咕
噜咕噜，嘀嗒嘀嗒……

桔灯看着桌子上的三文鱼，忽然感到一阵紧
张。无论怎么样，也不能等着看三文鱼慢慢坏掉
吧，它的保质期太短了。

插图：吴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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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子的长夜
□秦文君

王子身处迷幻中，仿佛看见狂风呼啸，电闪雷
鸣，岩浆迸发，大地在颤抖，伴着鸟兽的嘶鸣，突然
他清醒过来，脑海里闪过一个念头：这奇幻的事都
与一只黄宝石蜘蛛有关。他摸摸口袋，想找那把蜘
蛛造型的钥匙，可是口袋是空的，迷你蜘蛛钥匙不
见了。

已经是正午时分，他若有所思地走出门，站在
老银杏树下。这时他听见小玛丽的爸妈回来了，他
们步履沉沉，东倒西歪，他没在他们身边看见小玛
丽。

大玛丽阿姨在不停地哭泣，白医生在她耳畔
不断地说安慰的话。王子知道事情不妙，心里像压
了一块大石头。

那只小刺猬连滚带爬地跑出客厅，开始笨拙
地往银杏树上蹿，树皮被它的刺头撞碰得“扑簌
簌”地掉下来，撒了一地，它急得眼睛发红，拼命蹿
动着，小赖子似的帽子也撞得歪过去了，可却无法
如意，它蹿上树干半米一米的就像球似的往下掉。

蜘蛛钥匙真有了不得的魔法，王子跳下树刚
走到自家门前，还没跨进门廊，房门竟然笔直地打
开了，进了门后，客厅里的所有橱门都纷纷打开，
重重的钢琴盖子也不例外，挣动着开启了。跟随王
子进客厅的刺猬见了这架势，好像预感到什么，卷
成了一只刺球在地板上不停地旋转。

王子感到手心里阵阵刺痒，是很异样的感觉。
他展开手心，只见手掌上的迷你蜘蛛钥匙已经发
生了变化，它僵硬的细腿在轻轻动弹，眼睛慢慢在
眨动，半秒钟后，钥匙变成一只活泛的黄宝石蜘
蛛。

“啊！”王子叫了一声，赶紧把手心收拢来。只
见一道金光闪过，黄宝石蜘蛛纵身一跳，已经攀援
在屋顶，正急速地沿着客厅的壁板逃遁。王子追着
它到了走廊，又到了自己的房间，这下他再次看见
墙上的挂钟那飞速朝前打转的时针，很快，那两根
雕刻精美的石柱浮现了，还是像两个弯着脊背的
人，两根石柱头顶着头，形成一个拱形的门廊。

门廊上镶着金边和银边，有着沙雕一般浮现
的字，写着：通往迷人巷。甬道里面和上次在夜里
所见一样的朦胧，蒙着薄纱一般，虽然此刻是正
午，阳光火辣辣的。

“看来这里是不分昼夜的。”王子想着，这一刻
到来，他并没有犹豫，一个箭步冲入，心里荡起很
神圣的感觉，他要拯救妈妈和石磊。他沿着迷蒙的

金碧辉煌的甬道走着，眼前圆而窄的通道无限悠
长，似乎华丽的隧道，脚下的地面是温软的，微微
地有规律地起伏着，好像有浪潮在脚下泛起又慢
慢退落。

他听到了音乐，悦耳的声响轻轻地响在耳畔，
远远的，王子一直看着那高贵神秘的城堡，可是映
入眼帘的城堡有触不到的高，有摸不到的远，他步
子加大，想着与城堡接近，却发现离它更远了，它
好像会升降，会前行走路，也会隐身，还能跳起
来，顶着云雾游走，王子都看呆了。

甬道外的地形格外开阔，但不是平的，而是一
溜斜坡，凹进去的大片土地如同一只巨大的锅子，
锅底的低洼处很平缓，流淌着飞滚着的河流，那条
不知名的大河似乎有名堂，王子暗暗叫它葡萄河，
只见深紫色的河水翻滚着葡萄那么圆而小的热气
泡，旋涡圆鼓鼓、密匝匝的，像是装了一河床的煮
沸的紫葡萄。葡萄河两边的河岸边空间广袤，停满
了一排排黑色的独木舟，从四处而来的人流和马
车在低洼的锅底汇集，却了无声息，显出一派诡异
的风景。

葡萄河畔人流攒动，像一个奇怪的领地，人们
仿佛忙着要渡过河去，寻找城堡，那有魔力的城堡
不时在葡萄河的彼岸起伏凸显。

王子看见那些身影在苦苦寻觅自己的独木
舟，找独木舟的有长者，也有年少的，一个个步履
轻轻，无声无息。

这时一个身影挨近来，王子见那人是一个脸
色黧黑的少年，就问道：“哥哥，请问渡船是去城堡
吗？”

那少年哧哧地笑，说梦话似的对王子耳语说：
“跟舟走也，顺时光河流而去……找你的名字，每
一条独木舟都刻着一个人的名字。”

王子跟着黑少年匆匆走下一溜的斜坡，他想
看看找独木舟的人中间有没有石磊和妈妈。

少年又在他耳畔轻轻耳语着：“跟舟走也，顺
时光河流而去，在世界背面远行。”

说话间，少年奔向属于他的独木舟，只见他熟
门熟路地把小舟推下被王子称为葡萄河的时光河
流。登舟后的少年转身凝视着发呆的王子，用口型
对他说话，好像还在说：“跟舟走也，顺时光河流而
去，在世界背面远行。”

什么叫世界的背面？王子觉得费解，难道人类
只生活在世界的正面，而世界还有不为人知的另

一面吗？
独木舟驶离河岸，起初黑少年仰望对岸的城

堡，只留下背影，一会少年忽儿转过身，他朝王子
微笑，黑黑的脸光洁而年轻，可是独木舟在旋流中
摇晃了一下，瞬间，少年微笑着的脸已改变，仍然
笑着的已是一张大叔般老气横秋的脸，很快独木
舟又摇晃了一下，大叔的脸又变成老人的脸，真
的，少年满脸是树根一样纵横交错的皱纹，一头白
发，两道沧桑的白眉毛，仿佛有两百多岁了，而笑
容依旧。

王子受了惊吓，叫起来：“啊……哥哥！”
四周还是死一般的沉寂，人流如同光影飘动。
魔怪般的城堡飞来飞去，气球似的上下飘忽，

时光河流两岸的风景也变得不可思议，越来越荒
凉亘古，出现了会走路的冒着烟气的火山，古猿们
一个劲儿地啼叫，只见漫天的黑雪飘落在时光河
流上，那些黑雪如皮毛，掉在河里也不会融化，好
像羽绒一样柔软。

黑雪忽然飞起来笼罩住时光河流的行舟人，
黑少年也不例外。很快少年和行舟者都变成了一
只只黑羽毛的天鹅，展翅朝城堡飞去。这群黑天鹅
飞得极快，转眼就成了天空中的一个一个小黑点，
只剩下空空的独木舟在时光河流葡萄般的旋涡中
盘旋。

王子“嗷”地叫起来：“妈妈，石磊，你们在哪
里？赶快离开迷人巷！”

好像有动静了，一个金黄色的小点从魔幻城
堡的顶上飞出来，好奇怪哦，城堡的顶端竟然是空
的，直通苍穹。

金黄色的小点飞得好快，飞近了才看出那是
一只鸟，但不知道它是什么鸟，它的长相很俊美，
长嘴，大眼，它的胸脯起伏不定，长长的翅膀一字
型张开，剧烈扇动。

它像飞机一样朝王子俯冲而来时，王子抱住

头，如一块坚硬顽强的岩石，就地一蹲伸出腿准备
来个扫荡腿，还像蛤蟆一般跳起来想轰走对手。昨
夜他刚受过一只恶鸟的袭击，这次他可没那么傻。

金色的大鸟不肯放过王子，它用尖尖的如小
锤子似的嘴啄他的背脊，用爪子拉扯他的衣服，还
用大翅膀不停地扇他的屁股，但是王子一点没有
受伤，也不感觉疼痛，他发现那只鸟并不打算凶
狠地攻击他，不像昨夜袭击他的恶鸟那么该死，
它只是很多事，仿佛责怪他踩到了它所在的地
盘，讨厌他这样的调皮鬼乱闯进来。它的双翅像
扫帚似的把王子往甬道的方向扫动，努力地赶他
走。

“我不走，我要找妈妈和石磊，你这多事的
鸟。”王子生气地呼叫着，“走开，小心我来厉害
的拳脚。”

身材灵秀、翅膀长长的多事鸟很顽固，它急
不可待，身上的金羽毛都奓着，蓬蓬的，好像一

只巨大的黄毛掸子，它踮起鸟爪，居高临下，拼
命扇动的双翅在地皮上扫除，驱赶着王子，它那
有力的双翅扇动起了滚滚尘埃，和迷雾一起升腾
着，王子几乎睁不开眼来。

“妈妈！石磊！快跟我走！”王子冲着时光河
流的方向叫着，“我来接你们啦。”

随着王子那童稚清亮的呼叫，无声无息的时
光河流汹涌澎湃，葡萄般的旋流升腾起来，高出
河面数米，却像一面水墙，一滴河水也不溢流，
眼前的奇观让王子瞠目结舌。

这时他闻到刮来的风腥腥的，好像是河底淤
泥的气味，更可怕的是，时光河流上原有的稀薄
光亮忽然被一个巨大的黑影遮掩，眼前瞬间灰暗
起来。是什么吃掉了可怜的一点亮光？

葡萄旋涡高高地托着一条鳄鱼，那是一条十
分恐怖而丑陋的巨鳄，有七八米长，身材肥大，
旋流把它托起几米高，鳄鱼稳稳地停在这水筑的
墙上，水墙上鼓着无数葡萄似的小旋涡。

那水墙载着鳄鱼正迅速地朝着王子冲来，像
一面轰然倒来的墙。

王子夺路逃避，他知道如果自己落入河中，
肯定成为这条大鳄鱼的一块小点心，凶残的鳄鱼
在水里是最厉害的，它张开铡刀似的嘴巴，牙齿
颗颗都如钢刀。

生死攸关的当口，那只多事鸟迎着小山一样
高的水墙飞去，用它的长嘴啄水墙，用它健壮的
爪子撕扯葡萄般的旋流。好奇怪，那些旋流好像
装着气泡的泡沫塑料似的，它撕一个旋流就爆一
个，然后相互引爆。很快，凸出河床几米高的河
流像漏气的厚垫子，一下子瘪掉了，回到河床
里。

一切恢复平静，大鳄鱼像潜艇似的在时光河
流里潜伏着，一动不动。整个地势也恢复成原来
的模样，洼下去，形成一个古怪的大锅底。

王子恨不得立刻逃离此地，一步跨进温暖的
家。他疾步走着，远远的，终于看到了那描金绘
银的华贵甬道，他舒了一口气，只要穿过那个甬
道就能到达亲爱的家了。不过，他在甬道口忽然
停住脚：他想起了自己的使命，经过这场可怕的
浩劫，他更不放心妈妈和石磊了，他怎么能让他们
留在这里呢？他转回身，再次朝着河流的方向走。

（《王子的长夜》，秦文君著，湖南少年儿童出
版社，2012年5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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